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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说。“我们去那棵树下吧。我曾经在那树下休息过。它应该认识我。”虽然光线不

足，男子却听到了女子的微笑。 

男子点了点头，这两位伙伴就一起走了过去。 

他们到达后，女子背靠着树干坐下，男子坐在她对面。他们之间放着水壶。 

“核心在不断深化，”女子开口。“持续奔向未知方向。对于主权个体而言是这样，对主权个体赖以生存的统一

场而言，也是这样。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不是静止的。意识通过时空进化，我们就是这个进化的一部分。我

们也在进化，就连那些被牢牢困在最强大的生存危机矛盾之内的人们，也都在进化并会在未来某时，为统一

场提供一些变革性的洞见。 

男子在不太隐晦的焦虑中叹了口气。“但历史总是无数次的重演。那么多战争，都在证据这一点。难道我们

就如此轻易的宽恕了人类的愚蠢？” 

“我们要做的就是，汲取自己的内在智慧，将其应用到外在维度，通过我们的体现和创造，展示互联。谁都

不是例外。我们作为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一个粒子单元，可以完美的履行这种对齐使命。完成这个使命的

途径无穷无尽，数量堪比宇宙里的繁星。”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体现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世界的变化，在整体上很明显，但

在个人的一生里，却显得非常缓慢，甚至看起来根本没变。如果我们能把人格和意识，外表和核心，脑和心

融成一体，我们就只需要做个野生的生灵，那是我们真正的身份。” 

“这听起来很自私...”男子说到。 

女子摇着头说。“如果一个人能活在互联中，就超越了自私的概念。我们只要做互联性的一个体现即可。至

于体现的方式，嗯，那是无穷无尽的行为，不能被语言，数字和任何形式的定义所限定。这些用词都不是我

的原创。这些特定的辞藻排列，不是我的独创，我只是在借鉴无数其他人的情感和思想。我的每个用词都来

自我们所有人。这是所有人在发言。是整体。不是我。” 

“你是在说，你的话语，行为，乃至所有的思想，都并不属于你？”男子评论到。“如果你不是它们的主人，怎

么享受人生呢？” 

“你又习惯性的强调二元性，非此即彼。我们可以兼顾。我们在体验和表达中，既能感觉到独立自主，同时



也能理解到，我是指深刻的理解到，我们跟遥远过去的源头互联，也跟遥远未来的终极宿命互联。我们可以

理解到，这两种认知能以伙伴关系协同运作。” 

“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能成为更好的人吗？” 

“更好这个词，本身就代表分裂。” 

“你的回答是，不？还是说，这无关紧要？我有些糊涂了。” 

“我们是主权个体，不止在一次人生内是这样，我们一直如此。我们是多次人生的集合体。而积分整体，是

主权个体的集合体。美丽钻石的一个侧面，并不是这颗钻石，但它携带着通向这颗钻石核心的一扇窗。我们

需要从那里起步。如果个体能如此这般的定向自己，就可以理解到，那种拥有权很难固定。就好比想要固定

时刻流动的风儿。那些思想，创造或体现源于何处？在它们的起源时空内，是怎样被诠释的？那个时空，到

底发生在我们这个时空之前，还是之后？或也许是同时？”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引导自己对准个体人生及其现实维度。在个体人生维度内，我们是人类，拥有身体，

脑，心，人格和潜意识。在这个人生维度内，我们能体验并表达自己的互联性，表达那种活在统一性内的感

觉，知道每个生命对于整体和个体而言，都是有价值的，都超越人类价值观中的评价。换句话说，我们可以

兼顾，这是关键。” 

男子身体后仰，用双臂支撑体重。“你说的主权个体，我以为是指...我。我是主权个体，但现在我发现，这是

个新的定义。主权个体指的那个我，是存在于时空二元性内多个我的集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从时空起始的

第一个纳秒开始，直至当下，一直活着。当时空折叠进入非时空时，我们纳入活在整体内的命运归宿--个体

-集体-整体意识，所以我依然才能在于那里。我理解的正确与否？” 

“是的，但补充一下，整体的终点就是个体的终点，同时，个体的创造物就是整体的创造物。这个流动和运

动具有全息分形属性。这个运作发生在时空二元性的所有维度层面。一个人的心和脑，如果没有在互联性中

融合为伙伴，就无法想象这个恢弘进程。反之，如果能清晰的想象出这个进程的规模，它们就好比导航系统，

逐渐流入你的生命。你就能开始看到，祂在呵护你，并全权处理你人生现实中的所有事务。” 

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含混不清的嘟囔到。“我们又回到心脑的伙伴关系话题了。为什么？为什么不断重

提这个话题？” 

女子揉着太阳穴说。“我们的科学家说过，我们的脑内有 860 亿神经元，肠子内有 5000 万个，腹部有 1000

万，心脏内有 4 万。我们的脑神经元是心脏的 210 万倍。我们的脑是人类维度的主控。但我们的情感中心

包括心脏，脾脏，和腹部，能跟脑进行神经和能量两个层面的交流。” 

“我们的意识跟思想之间，思想跟大脑之间，大脑跟心之间，心跟意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这些沟通仿佛

一种朝四面八方流动的交响乐章，有时候和谐，有时候矛盾，或两者兼顾。如果我们能跟这些交响乐和谐共

鸣，就能传输互联。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原理，”男子说，“为何总是会回到传输分裂和矛盾的状态？” 



“那是因为，作为我们积分整体身份的整体，在时空二元性内的运作时，每一步都需要保持平衡和稳定。就

好比手风琴的风箱，要缓缓伸展。我们的自由意志就体现在这里。我们有决定权。也许正是我们跟整体的连

接感，在引导我们扮演分裂的角色，目的是避免我们过于迅速的奔向终极目标。我们渴望回避失败。在心和

脑的最高境界中，我们都能潜意识的感觉到这些维持平衡的细节。我们也会照做。” 

“这个运作，是用来理解互联的途径之一。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文化构架，也不是可以为了哗众取宠而随

意抛洒的新时代运动概念。这是个本质性概念，所以，其深度和广度都无边无际。或许个体倾尽一生，也摸

索不到那个深度，摸不到其地面...天棚，或甚至四壁。” 

“这貌似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男子说。“但人们仿佛都却时间，或缺乏思考这些的意图。”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一些个体为此投生，将这些话语，形象，声音编撰存留。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

会，在短时间内体验到藏在分裂中的互联。让我们能容纳分裂，而不是因喜欢互联而逃避分裂。以便我们获

得一种能力，以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这个整体视角，把分裂看作自己的有机部分。” 

男子听出女子的声音开始变弱，于是又给女子倒了些水。 

她喝完后，凝视着繁星遍布的夜空和一轮新月。“抬头观看夜空，能提醒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浩瀚，

感觉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如此浩瀚。但科技的屏幕，总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世界的渺小。两者的区别不言而

喻。科技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具有侵犯性。” 

“我们为了跟科技共存，就需要尊重科技。科技能引导我们走向互联，也同样能轻易的创造分裂世界，将我

们圈围在用数据特征定义的集群内，并为了喂肥经济而操控我们的兴趣。在时空二元性中，科技具有这两个

对立的功能，因为，这就是我们集体的决定。” 

男子喝了一小口水，并上下左右的打量女子。 

“你的水壶在哪里？”他突然问到。 

“我不带水壶。” 

“那你怎么装水？” 

“我把水装在自己体内，”女子微笑到。 

男子献出自己的水壶。“我的可以给你。我随后在村里另搞一个。” 

“不了，谢谢你。我不需要。” 

男子放下水壶，看着她的眼睛说。“如果我是个主权个体，是核心，是那个活在所有体验和表达中的生灵，

如果我真的是这个，同时也是个只活一生的人类个体，我...我怎样才能理解这个状况？” 

女子的双臂伸展开来，仿佛拉伸一根线。“这就是主权个体，”她说完，又用右手将她刚刚画出的想象之线，



斩成几段。“这每一段就是一次人生。” 

她又把手伸向那根想象中的线，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从那根线上抓起一个片段，举在线的上方--可能是代表个

人的一生。“你就是这个片段人生。但主权个体不只是一次人生，祂是所有这些人生的集合体，是把多次人

生连接成统一体的那根线。这就是主权个体的整体性。所有一切都是如此，就是这个整体性，让我们都活在

互联中--无论我们是否能觉知到。” 

她凑过来小声说。“但如果我们能觉知到其实是活在整体里，就可以在自己人生的每个瞬间的每个细节中，

觉察到互联。我们就能看到互联。我们就能赞叹互联。我们就能对着互联微笑。我们就能全心全意的爱好互

联。互联，是觉知整体性确实存在的唯一途径。人们对此有很多称呼：同步，共振，奇迹，宇宙及超宇宙的

微笑，事件链条，宿命。无论你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想起这些话语，就等于是在自己的一次性人生中，沉

思它们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不只服务于单次人生，这些都是主权个体的需要。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通过我们做

出的所有体现，都服务于那个透过我们遨游的主权个体，都是为了荣耀那个整体，我们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

分。我们体现有限的单次人生，同时也在体现无限，而多数人忘记的就是这一点。无限跟有限是合作关系，

就好比无限租赁了这个身体-脑-心-人格-潜意识组成的构架，目的是在这个时空内生活，交互的体验并体现

互联和分裂，或，也是更重要的，在两者的合作关系中兼顾体现它们。” 

“合作？”男子问到。“两个如此本质的对立要素，如何合作？” 

女子听得出，他的声调里充满了怀疑。她立刻想起，曾几何时，自己的话语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波纹。但她决

定，只用微笑安慰这个回忆。“方法就是不评判。这个方法适用于处理所有的对立。如果能不评判，就可以

打造合作关系，并且，如果能打造合作关系，就可以不评判。我们放弃评判，寻找互联的迹象，寻找自己主

权个体跟我们人类身份之间的沟通途径。” 

“你是说，”男子开口，“这个不可见的意识住在很多很多的单次人生中，并且就是我们的真正身份，其他每个

人也都拥有这个无形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我们所有人互联点？你给这个意识的命名是，个体-集体-整体意

识。是这样吗？” 

“对，正是如此。我们荣幸的获得自由实验的选择权：一是，通过实验寻找方法，把对互联的理解带入这个

世界；二是，通过实验寻找方法，活在分裂中。如果选择了后者，我们就会只做个单次有限人生的意识，拥

有身体，脑，心，人格和潜意识。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就能体现那个属于自己的无限存在的一颗粒子内，做

整体意识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意识，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主权个体，看作那个把自己编织在所有单次人生中的统一线索，同时也保持个

体感，就可以在时空二元性中，体现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主权积分体身份，并活在那个身份里。也许不完

美，但却对齐并觉察我们本质上的整体性。” 

“为什么不完美？”男子问。 

“因为二元性会滋生评判，评判又会滋生二元性。两者互相赋能，带来快速的进化。在地球上，我们活在时



空二元性的浓汤里，我们会评判自己，评判自己的体现和创造物。所以，我们的体现不会完美。但在互联中，

不存在评判。互联是唯一途径，能在我们的核心与外表，主权个体与人类自我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必须

放下评判，但仍然要保持分辨力，透过这个合作关系，中立的读取我们现实环境。” 

“如何建立合作关系？” 

“意愿，不，应该说是勇气，敢于活在单次人生的分裂人性中，并体验这个状态。通过清醒觉知自己能兼容

两者而感到释怀。觉察到自己不会被来自他人，也就是其他时空的话语所束缚。有些人甚至认为，连这个觉

察和对这种觉察的体现，也还是带有对立的评判色彩。这些人认为，放下所有的执着至关紧要。就好比，战

士们扔掉盾牌。” 

“他们接纳那个角色。角色没有好坏之分，每个角色都至关紧要，否则就不需要存在。这就是那个平衡力量，

它持续推动我们物种奔向互联的方向-虽然，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正在滑向深重的分裂。” 

“在我们的脑和心里，能出现此刻我们谈论的内容，这本身就表明，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跟自己，

跟所有他人之间是互联的，这就是理解到这一点的人们带来的体现。还有，我猜你一定会问，所以提前回答。

是的，这些内容会翻译成行动，产生行为。行为只是认知的投射。我们对自己现实世界的认知，影响我们的

行为，行为反过来直接影响我们的现实世界。” 

“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现实世界内认知到互联，我们的行为和体现也将投射互联。个体-集体-整体意识

只是自然辐射，这不是为了改变什么，不是为了教化任何人，或改变任何人。意识只是在演示整体性，积分

态，以及我们全体共享的互联性。意识很清楚的知道，为了保持均衡，这种辐射也会进一步扩展分裂，这一

切都是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有机元素。” 

男子开始用手指敲打手里的水壶。这种无意识的动作是身体语言。说明他很不解。“那么，我就要过双重生

活。我需要同时做到互联和分裂。还要设法让自己不被这一切逼疯。怎么才能做到？我知道这样做的理由，

也能理解，但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竭尽全力，也不能理解这个部分，我只是不...” 

他的手指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在树下的领地又恢复了宁静安静。只听见远处井边，其他寻求水源的旅者发出

的声响，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如释重负。 

“你如果要学习什么，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女子问到。 

“需要很多时间和练习。” 

“如果你在一件新事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实践，就能学会怎么做？” 

“...对，通常是的。” 

“人能在自己天赋的范围内，学到东西，但天赋到底是什么？”女子追问。 

“是一种天赐...嗯，我不清楚。社会告诉我，说让一个人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天赋，是上帝的礼物。” 



“教育告诉我们，天赋就是与信念融合的认知，并且在时间和实线的镜头下逐渐呈现结果。天赋意味着更多

的时间和练习。天赋甚至能牵引你进入无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带你到达一个其他人无法到达的地点。这就

是天赋的定义！我们能探索到未知领域，并因此扩展眼前现实维度的各种法则-包括行为，绘画，表演，著

书，恋爱，歌唱，或生活方式。你可以通过天赋，扩展这些规则。整个宇宙没有人准确的知道，你的天赋会

带我们走向何处，或何时呈现。天赋只属于你自己，你可以用通过天赋，在自己的现实世界和时空内，获得

对互联法则的理解并力图扩展它。” 

女子停了下来，仔细端详自己那双，在愈发黑暗的光线里几乎消失的手。“至于要怎样做...如何在同时体验和

表达互联与分裂的过程中保持理智，就是你的独特天赋。你的天赋，就是以艺术家的精湛做好这件事。我们，

以及这个时空二元性中所有的昆虫，植物，动物，人，和其他所有存在，都在做这件事。” 

“你在这个世界里能拥有的其他一切，技能，成就，胜利，优势，都是你跟某种法则的共鸣，这种共鸣可能

来自你的肉体，脑，心，甚至另一个平行人生。谁知道呢？但这些都会发展出你的热爱。一旦有了热爱，你

就会倾注时间和练习。” 

“不过，不要混淆共鸣和天赋。这两者截然不同。天赋用来指导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现实世界里，维持互联

和分裂这对本质矛盾之间的平衡。是我们自己的现实世界。不是其他人的。” 

男子又开始敲打手指。“这种天赋来自何处？” 

“与生俱来。你已经在使用。天赋是个人化的。不能被评判。每个人和存在，都拥有独自的天赋，用于在分

裂和互联之间找到平衡。在哪里找到这个平衡，如何让这个平衡自我表现，是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也是

我们对整体的珍贵贡献。” 

“你...你是说，”男子开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天赋，就在我们的现实世界的时空内，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

在分裂和互联这两种状态之间漂移。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天赋。我的理解对吗？” 

“在一个层面上，对的。” 

“那么，你是说，我们的天赋就是如何活着。仅此而已。这就是我们的天赋？一个沿街乞讨的退伍流浪汉，

也拥有活着的天赋？” 

“你又在强调，那个分裂基调，输赢主题求生游戏，”女子说。 

“不是天赋。所有的有形存在，无论是否有意识，都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种天赋，就是为自己物种，

找到分裂和互联这对本质矛盾之间的平衡。某个物种一旦持有这个平衡，就能让其他所有物种内的所有其

他领域，都更容易持有这个平衡。这个平衡无限独特。从未以相同的方式达成过。” 

“这个平衡瞬息万变，字面意义。对于个体-集体-整体而言，这个平衡永远独一无二。这也是个体-集体-整体

意识的意义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共存在这种，遍布所有层面，所有空间和所有时间的平衡中。如果你能想象

这个，就可以部分性的理解这个平衡，进而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平衡。” 



“所以，”女子继续说，“我们在所有人那里见证这个天赋。通过这种见证，我们可以创造出对所有人的赞赏，

感恩，慈悲和理解。见证方法很简单，就是观察大家是如何为了保持个体和整体的平衡而扮演着自己独特的

角色。那些具有高比例分裂，低比例互联的人，并不是在阻碍我们进入和平而和谐的世界，他们只是在提供

一种独特天赋，通过倒退来给我们的正向进展带来平衡杠杆。” 

“当然，要获得这种觉知，必须时刻觉察到，我们都是整体的有机单元。时刻要记住，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

在求生游戏里竞争的骨肉之躯，同时也是一条维系统一的线索。” 

女子完全静止，并闭上双眼。她仿佛在深深拥抱周边的沉默，寂静和漆黑。只有百万繁星和新月的暗淡光亮，

照着她的脸庞。 

男子也闭上眼，深深的吸气。 

“只存在一种天赋，那就是，个体越过无限的时空，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独特的途径，变成整体。

走钢丝的人，技术可以变得无比精湛，几乎能在钢丝上奔跑。但，无论技术如何精湛，如果跑的太快，也会

掉下来。我们也是如此。其他所有二元对立，幸福和悲伤，成功和失败，作用都只是为我们在时空二元性中

的跋涉旅途，提供娱乐和信息。” 

男子轻轻咳了一声。“这个想法，貌似可以用来缓解残酷行为。总可以逃避着说：这些恶行很受欢迎，都是

在为我们可爱的物种提供平衡。”男子的语气里加了些许嘲讽。 

女子点头表示理解。“有时，在某个群体或个体中，分裂的比例变得过高，就会失去平衡，做骇人听闻的事。

这些是不天赋，而是失衡，那是天赋的对立面。这些失衡也更应该得到理解和慈悲。这需要一种具备高度理

解力的社会文化，知道过度的分裂，会带来不必要的负面行为。” 

“不过，在整体性这个最广阔的回廊里，这些依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平衡从来不会出问题。只有单一个

体或群体内的平衡会出问题，个体越是远离其他生命的体现，这种平衡就会变得愈发岌岌可危。” 

“轻松，只能来自对互联的感受和觉察。轻松是一种流畅感，是一种跟更高级智能的连接感和深刻理解。我

说的这种轻松，是意识层面的轻松。不是生理上的轻松感。这两者很不同。比如，我老了。我神智清醒的每

一秒，身体几乎都在疼痛。疼痛一直都在，只是强度不同。但我的意识，却一直可以和风拂煦的流动，仿佛

吹拂着一片美丽湿地生机勃勃生态体系。我一生都可以处于这个状态。要做到这个，单纯只需要知道这个道

理即可，这种理解将会准确无误的找到进入我们思想和情绪的途径，并届时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就是影响我

们的现实世界。” 

“噢，行为才是最重要的，对吗？”男子悄声评论，仿佛在沉思。“但，对我们而言，行动也是最难的。为什

么？” 

“因为我们不理解，并且更多是因为不想理解。” 

“为什么会那样？”男子问到。“我搞不懂了。” 



“记得吗？我们都有各自需要保持的平衡。” 

男子点头。“记得...” 

"假如，每个人，所有人类都突然转化到 99%互联状态，只剩下 1%的分裂，你认为会怎样？" 

“世界会改变...？” 

“世界会陷入混乱，”她迅速纠正到。 

她暗自轻笑。“我给你讲个故事。我有个男性朋友，有些像你，有一次，他希望证明行为比思想更有力量。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这不是很显然吗？于是我建议，他用念力打我一拳，然后我在肉体层面打他一拳。这样

我们就可以判断，到底那个更有力量。”她在回忆中对自己微笑。 

“让我超级吃惊的是，他居然真的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开始挑战。他闭紧双眼，要求我在十秒后再

打他。我感到那个要求很合理，就答应等待。10 秒后，他举起手，仿佛要说...可以开始了，打我吧。但我失

去了打他的兴致。我无法打他。我不想打他。我不可能打他。” 

“随后我问他，他在那 10 秒中想了什么，他微笑着问我同样的话。于是我恍然大悟。他用思想和情感组成的

精神世界笼罩了我，我顺从的聆听，那个瞬间，他成了让我敬重的师长。我别无选择。他了解我的人生观，

也知道我会遵从他的念头和情绪，即使我听不到也看不见这些念头和情感。” 

她停下来，中指伸向年轻人，并径直的凝视他。 

“绝不要以为，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不如行为有力。我们的行为，不可能与思想和情绪背道而驰。精神和行为

是同一生灵的两条腿，总是走在一起。虽然看起来不同，但两者是一体。作为主权个体，两者是一个。因为

思想和情绪总是率先发生，行为紧随其后，所以思想和情绪是催化剂。这两者是强有力的伙伴。如果思想和

情绪聚焦于互联，他们催化出来的行为也具有互联性。” 

女子吃力的起身，在树干的些许帮助下，站了起来。男子也随着她站起身。那棵松树最低处的分叉，离地大

约 7 英尺，正笼罩在他们上方，仿佛来自天堂的巨手。“天色已晚，并且我只能坐这么久了，朋友。我期待

能再度遇见你，但希望下次不要是为了找水。”她微笑着转身走开。 

“等等！”男子几乎大喊起来。“你不需要带些水么？？我的可以给你。我可以去镇上再搞个水壶。” 

她转回身，摇了摇头。“我不需要。水会来找我。” 

男子朝她跑了过去。“给，我劝你带上这个水壶。我比你更容易搞个新的。” 

“也许是那样，但我知道，只要我有需要，就能得到水，”她温柔轻触年轻人的脸庞，说。“但，谢谢你的好

意。” 

她再次走开。男子目送她在黑夜中，好比身穿黑袍的人影悄悄隐入黑暗次元的缝隙。 



女子在黑夜里消失之后，男子起步离开。他手里的水壶，已经开始强调自己的沉重。 

这时，一个陌生人伸着手朝他走来。“如果它太沉重，我可以帮你减轻负担。”他友好的咧嘴轻笑。 

男子把水递给他，陌生人喝了几秒后，充满谢意的把水壶还给男子。 

“谢谢你，”陌生人用衣袖擦擦嘴说。“刚才跟你聊天的女子是谁？” 

男子并没有察觉到，刚才有人旁观他们谈话，所以这话让他吃了一惊。“你是谁？” 

“我是个陌生人。” 

“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 

“这么叫我即可。” 

“你希望我叫你陌生人...噢...你在这里视听了多久，？” 

“我恰好坐在这棵树的背后。”陌生人指着他俩在下面谈过话的那棵树说。“我能听到一切。但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能准确的告诉你，你们每次喝水，都让我感到更口渴。”他点着头说，简直像个感叹号。 

“那是私人谈话，你应该知会一下。” 

“说什么呢？” 

“嗯...告诉我们，你在那里。自我介绍。” 

“我刚知会完。我不想打断你们。我发现那是段最...最不寻常的对话。她是谁？” 

“我之前只见过她一次。没有问她姓名。” 

“但，你却第一时间问我姓名。为什么？”陌生人问到。 

“我也不知道。” 

“她这样的人，谁都不想失联。她是个预言者。” 

“预言者？”男子吃惊的重复到。“她为何是个预言者？” 

“她好像知道未来，”陌生人说到。 

“我认为，没有人能够了解未来。” 

“她也许不知道明天的事，但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事...她知道。” 

“噢...” 



“不过，”陌生人说到，“谢谢你的水。我要走了。我前方的路还很长。” 

“请宽恕我刚刚的疑问，”男子说，“但我很好奇，你能理解我俩的谈话？” 

“你的每个问话，刚好都是我想问的。她的回答很合理，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合理，如何的合理。那好像...好

像非常简单，正因为过于简单而难于理解。这种不理解，不是因为内容复杂，而是因为我自身复杂。这其实

很简单，所以我能想到。” 

“精辟！确实是这样，我也一直试图理解这一点。我怎样才能放下已经习惯了的复杂性。” 

“要忘记过去的知识和技能，确实很难，”陌生人摇着头说。“那需要主动抛弃旧内容，为新内容腾出空间。这

类知识和技能，跟如何系鞋带这类内容不同。这个关于，我是谁，我们所有人是谁，这个最本质的知识。” 

“你做到了吗？”男子问。 

“尚未。” 

“为什么？你认为不值得做吗？” 

陌生人欲言又止。他长叹一声后，才开口到。“我认为，关于平衡，她说的对。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放下所

有那些，一直在我的脑内和心中盘旋的过往复杂性。我依然玩那个求生游戏。我依然活在各种社会习惯里。

我无法在某个神奇的瞬间，放下所有一切。”陌生人打了个响指，清脆而响亮。 

男子将水壶放在地上，表示要多坐一会儿。“但，你认为这些很有道理？” 

陌生人没有开口，并交叉双臂，仿佛在沉彻底思那个问话。“我只能说，我不否认这些，至于我还不能接受

的那些内容，只能等待。她说过，我早就知道这些内容。只是忘了，需要忆起。当我准备好之后，它们就会

出现。” 

陌生人说完后，指着水壶说。“我离开前，能否再喝一口？” 

男子点头。“当然。” 

陌生人喝了一大口，然后把水壶放回地面。“我履行承诺，为你减轻了负担。谢谢你允许我如此。” 

“很高兴能分享，”男子说。 

“还有，我旁听了你们的对话，这里表示抱歉。不过，你们来之前，我已经在那树下，这也许是个托词。我

正在睡觉，你们的声音惊醒了我，我醒来后，就开始聆听。我只需要听。因为，是你在替我提问。你的每个

问话，都恰好是我想问的。这个也要谢谢你。” 

男子点头评论到。“你真是个很开明的人。” 

“其实不然，”陌生人风趣的说。“平均水平。” 



“我认为，你绝不是平均水平，”男子说。 

陌生人靠近男子，压低声音说。 

“接受这些内容的人，其实很多。非常多。” 

然后他就转身走开了。只留下他的耳语悬浮在空中，俨然暗夜里的明亮云朵。 

 

（完） 

  



 

 


